《第四人》

刑警陆正明整理旧案卷时，发现一卷从未冲洗的胶卷。照片冲出来的那一刻，他后背发凉——十五年前的灭门案现场，除了三名死者和一个凶手，角落里还站着第四个人。而那个人的脸，他每天在镜子里都能看到。旧案重启，证人接连翻供，物证不翼而飞，陆正明必须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，查清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卷胶卷里。

第1集 胶卷现世

△ 深夜档案室，陆正明拉开锈死的铁柜，一盒旧案卷滑出来。
陆正明（自语）：十五年前的案子，卷宗怎么压在最底下？
△ 他翻开卷宗，牛皮纸袋里掉出一只未冲洗的胶卷盒。
陆正明（捏起胶卷）：物证没登记，谁把它塞进来的？
△ 暗房红灯亮起，显影液里相纸慢慢浮出影像。
陆正明（盯着相纸）：案发现场一共三个人，这第四个人是谁？
△ 他夹起照片凑近红灯，指尖停在那道人影上。
陆正明（压着嗓子）：脸被灯照亮了——这轮廓，怎么这么像……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。沈望舒推门进来。
沈望舒（挑眉）：半夜躲这儿冲照片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越权了？
陆正明（把照片翻扣）：这卷底片是案卷里夹的，没编号，没登记。
沈望舒（走近）：当年那案子，现场三个人，全死了，对吧？
陆正明（沉默两秒）：照片上，有第四个。
△ 他把照片推过去。沈望舒拿起，脸色一寸寸沉下来。
沈望舒（低声）：三个人倒在客厅里，第四个人站在门口——他在看镜头。
陆正明（指腹敲桌）：他站的位置，是摄影者的位置。
沈望舒（抬眼）：也就是说，当年有人一边拍照，一边站在现场里？
陆正明（收回照片）：拍照的人，和第四个人，是同一个人。
△ 沈望舒忽然伸手，把照片又夺回去，对着灯细看。
沈望舒（声音发紧）：不对，这个人的肩膀，这个头型……
陆正明（盯着她）：你认识？
沈望舒（放下照片，直视他）：我不认识。可这个人，我见过。
△ 陆正明的手一抖，照片飘落在地，红灯下第四人的脸正对着镜头。
陆正明（弯腰去捡）：在哪见的？
沈望舒（倒退半步）：十五年前，我爸的办公桌上——一模一样的照片。
陆正明（猛地起身）：你爸当年也办这案子？
沈望舒（别开脸）：他没提过。但照片背面，有他的字。
△ 她翻开照片背面，一行钢笔字在红灯下泛出幽光。
沈望舒（一字一顿）：写着——“第四人，还活着。”
陆正明（攥紧照片）：那这案子，就不该压着。
沈望舒（把照片按回他手里）：先别声张。能把这卷底片塞进档案的人，还在警队里。
△ 走廊尽头，一道人影贴着墙根退开，脚步声极轻。
陆正明（侧耳）：谁在外面？
沈望舒（关灯）：来不及了——明天一早，这卷底片就会变成“不存在”。
陆正明（在黑暗里开口）：那就今晚，把它变成铁证。
△ 红灯灭，暗房陷入全黑，只有照片背面那行字在手电光里亮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镜中人

△ 清晨，法医室。沈望舒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灯箱上。
陆正明（盯着照片）：你昨晚说像，现在看清楚，哪里像？
沈望舒（指轮廓）：眉骨、鼻梁、下颌线——你自己看。
陆正明（别开脸）：巧合。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。
沈望舒（冷笑）：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第四人的站位，正好挡在你父亲车头方向？
△ 陆正明一把抓起照片，凑到眼前。
陆正明（压着嗓子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望舒（递过放大镜）：车祸现场俯拍图，第四人站的位置，是唯一能看清驾驶员动作的视角。
陆正明（指节泛白）：他在监视我父亲。
沈望舒（收起照片）：准确说，他在记录。这个人手里有东西。
△ 陆正明掏出手机翻拍，屏幕突然亮起来电显示。
陆正明（接起，语气沉）：宋砚秋，三号胶卷的档案，你经手过吗？
宋砚秋（电话里，声音发紧）：陆队……那个卷宗，十五年前就标注销毁了。
陆正明（逼问）：销毁记录谁签的字？
宋砚秋（停顿三秒）：签的是……你父亲的名字。
△ 陆正明握手机的手僵在半空。
沈望舒（凑近听筒）：宋砚秋，档案室原始入库单还在吗？
宋砚秋（呼吸急促）：在是在，可陆队，我劝你别查了。这案子当年经手的人，除了周怀安，全调走了。
陆正明（沉声）：周怀安现在在哪？
宋砚秋（压低声音）：城南老菜馆，白天不开门。还有——
△ 电话那头传来翻纸声。
宋砚秋（急促）：我刚翻到一张借阅卡，第四人那张照片，十五年前有人借走过一次。
陆正明（追问）：谁？
宋砚秋（声音发颤）：借阅人签名是——沈建国。
△ 沈望舒脸色骤变，伸手夺过手机。
沈望舒（对着话筒）：你说谁？沈建国？那是我爸！
△ 电话那头只剩忙音。陆正明缓缓转头看向沈望舒。
陆正明（低声）：你爸，当年也碰过这张照片？
沈望舒（攥紧手机，指节发白）：我爸从没跟我提过这案子。一次都没有。
△ 她猛地拉开抽屉，翻出一本旧笔记，抖出一张泛黄剪报。
沈望舒（声音发涩）：可我知道，十五年前车祸那天，我爸请了三天假。
陆正明（盯住剪报）：请假理由写的什么？
沈望舒（抬头，眼神发直）：奔丧。可我们家那年，没死任何人。
△ 陆正明与沈望舒对视，法医室灯管闪了一下。
沈望舒（一字一句）：陆正明，我爸瞒了我十五年。你父亲瞒了你十五年。这张照片——
△ 她将剪报拍在灯箱上，第四人的脸正对镜头。
沈望舒（咬紧牙）：这个人我见过。十年前，在我爸的葬礼上，他就站在人群最后一排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旧案重启

△ 刑侦局走廊，陆正明攥着卷宗快步走向副局长办公室。
贺明川（头也不抬）：案子结了十五年，你想翻，拿什么翻？
陆正明（将照片推过去）：第四个人，当年现场多出一个人。
贺明川（扫一眼，合上卷宗）：灯光打的，阴影而已，你干了这么多年刑警，拿这个当证据？
陆正明（压着嗓子）：我申请重新鉴定底片。
贺明川（起身，把卷宗推回来）：陆正明，你父亲的名字也在当年办案名单上，你要查的是谁？
陆正明（沉默两秒）：证据不会说谎。
贺明川（拉开抽屉放回文件）：这个案子，到此为止，出去。
△ 陆正明退出办公室，带上门，指节发白。
△ 傍晚，老城巷口，“怀安饭馆”卷帘门半开。
周怀安（擦着桌子）：贺局把你轰出来了？我猜就是。
陆正明（坐下）：周叔，十五年前那卷胶卷，是你交上去的。
周怀安（手一顿）：我交的，怎么了？
陆正明（掏出照片）：可冲出来多了一个人，您当年没看见？
周怀安（接过照片，端详三秒，放下）：正明，听叔一句。
△ 周怀安走到门口，把卷帘门一把拉到底。
周怀安（背对陆正明，声音沉下去）：这案子你碰不得。碰了，你连警服都穿不住。
陆正明（站起）：您知道第四个人是谁。
周怀安（转身，逼视）：我只知道，你爸当年也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，然后他就没了。
陆正明（上前一步）：周叔——
周怀安（指着门）：吃完这碗面，走。再问一句，叔就翻脸。
△ 陆正明盯着他，周怀安的手在围裙上反复擦拭。
周怀安（低声，几乎听不清）：明天去趟城南，找孙满仓。就当我，什么都没说。
△ 陆正明推门而出，门缝里周怀安补了一句。
周怀安（声音发紧）：他要是改了口，你别怪他，谁都有家小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证人改口

△ 杂货铺内，孙满仓正往货架上摆烟。陆正明推门进来，把照片拍在柜台上。
陆正明（压着声）：孙满仓，十五年前那场车祸，你说你看见三个人。
孙满仓（手一抖，烟盒落地）：陆、陆警官，那事儿不是结了吗？
陆正明（指尖点照片）：第四个人，你当年为什么没提？
孙满仓（低头捡烟）：哪有什么第四个人，你看花眼了。
△ 陆正明把沈望舒的剪报推过去，第四人正脸朝上。
陆正明（一字一句）：这张脸，你在葬礼上见过。
孙满仓（猛地抬头，脸色发白）：你……你怎么知道葬礼？
陆正明（逼近半步）：因为有人告诉我，十年前你去了沈家灵堂。
孙满仓（后退撞上货架）：我是去随礼！街坊邻居的，随个礼犯法吗？
陆正明（冷笑）：随礼你站最后一排？随礼你一个花圈都没送？
孙满仓（结巴）：我、我那天就是路过……
陆正明（打断）：路过的人不会盯着遗像看十分钟。
△ 孙满仓手撑柜台，指节发白，额头冒汗。
孙满仓（声音发颤）：陆警官，我求你了，这案子你别查了。
陆正明（盯住他）：当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
孙满仓（咬牙）：我看见……我看见第四个人从驾驶座爬出来，往巷子里跑。
陆正明（呼吸一滞）：驾驶座？我爸坐的是副驾。
孙满仓（抓头发）：所以我才不敢说啊！开车的人不是陆建国！
陆正明（抓住他手腕）：那人长什么样？
孙满仓（别开脸）：没看清，就看见他左手——左手少了半截小指。
△ 陆正明松手，孙满仓瘫坐在凳子上。
陆正明（低声）：你瞒了十五年，今天为什么肯说？
孙满仓（苦笑）：因为昨天有人来问过我同样的话，还留了句话。
陆正明（警觉）：谁？留的什么话？
孙满仓（眼神躲闪）：他说，你再不开口，你儿子那笔助学贷款就批不下来。
陆正明（拳头攥紧）：他长什么样？
孙满仓（摇头）：戴口罩，左眼有道疤，说话慢条斯理的。
△ 陆正明转身要走，孙满仓突然叫住他。
孙满仓（低声）：陆警官，还有一件事——
△ 孙满仓快步过去把店门关上，插上插销。
孙满仓（背对镜头，声音发紧）：你长得真像你爸。尤其是眼睛。
陆正明（僵在原地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孙满仓（慢慢回头）：我的意思是，那天开车的人，长得也像你爸。
△ 陆正明瞳孔骤缩，孙满仓的手还按在门插销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父亲遗物

△ 深夜，陆正明家客厅，地上摊开一只旧木箱。
陆正明（压着嗓子）：孙满仓说，那天开车的人像我父亲。
沈望舒（翻看箱内物件）：所以你没回队里，直接翻了你爸的遗物。
陆正明（拿起一枚旧警徽）：他牺牲那年，我十二岁。档案写的是追逃殉职。
沈望舒（头也不抬）：可你爸出事的地点，离旧案现场不到三公里。
陆正明（手一顿）：你什么时候查的？
沈望舒（举起一张泛黄地图）：你翻箱子的时候。这上面标了三个红圈，其中一个就是当年的仓库。
△ 陆正明接过地图，指尖停在最深的那个红圈上。
陆正明（低声）：他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案子。
沈望舒（抽出一张照片）：那这个呢？
△ 照片上，年轻的陆父站在一排人中间，身旁是年轻时的周怀安。
陆正明（瞳孔一缩）：周怀安……他们认识？
沈望舒（点了点照片背面）：背面有字，一九九八年四月，结案留念。
陆正明（猛地抬头）：九八年四月，旧案是三月发的，四月结的案。
沈望舒（收起照片）：你爸不是追逃殉职，他是在结案之后出的事。
陆正明（攥紧警徽）：周怀安开饭馆十五年，从没提过认识我爸。
沈望舒（站起身）：他藏了半辈子的事，不会因为你敲门就全倒出来。
陆正明（抓外套）：那我现在就去敲。
△ 陆正明拉开门，门外站着一个人——周怀安，手里提着一瓶酒。
周怀安（盯着他手里的照片）：不用敲了，我来了。
周怀安（把酒放在桌上）：这瓶酒，是你爸当年存在我那儿的。他说，等案子结了再喝。
陆正明（声音发沉）：案子结了十五年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拿来？
周怀安（坐下，给自己倒了一杯）：因为今天有人告诉我，胶卷冲出来了。
△ 陆正明和沈望舒同时看向他。
周怀安（一口喝干）：你爸当年不是追逃死的。他是替人顶了罪，才没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档案失窃

△ 清晨，档案室。宋砚秋站在空底片盒前，脸色发白。
陆正明（推门进来）：监控我调了，赵铁柱昨晚八点进的档案室。
宋砚秋（搓着手）：陆队，我、我真不知道他会动底片。
陆正明（逼视）：你值夜班，有人进来你不知道？
宋砚秋（低下头）：他说是贺局让来取一份旧案卷，我就开了门。
陆正明（冷笑）：贺明川？他亲口跟你说的？
宋砚秋（急抬头）：有登记单！我让他签了字的。
△ 陆正明一把抓过登记单，签字栏写着“贺明川”三个字。
陆正明（指关节发白）：这笔迹不对，贺明川签字从来不带勾。
宋砚秋（凑近看）：可、可他当时戴着口罩，说是感冒了。
陆正明（放下单子）：赵铁柱进来待了多久？
宋砚秋（回忆）：不到十分钟，走的时候手里多了个牛皮纸袋。
陆正明（转身往外走）：底片被调包，胶卷被拿走，赵铁柱是替谁跑腿的？
宋砚秋（追两步）：陆队！还有件事——
△ 陆正明停住脚步，没回头。
宋砚秋（声音发紧）：赵铁柱走之前，在电脑上查了你的档案。
陆正明（缓缓回头）：查我什么？
宋砚秋（咽了口唾沫）：你的家庭住址，还有……你父亲的死亡证明编号。
△ 陆正明眼神骤冷，手按在门框上。
陆正明（一字一句）：他查我父亲的死亡证明，想确认什么？
△ 宋砚秋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亮起一条短信，发件人备注是“赵”。
宋砚秋（看了一眼，手机差点脱手）：陆队，赵铁柱说……说你爸的死亡证明，是假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深夜追踪

△ 深夜，档案室走廊。陆正明把那张死亡证明复印件折好塞进口袋。
陆正明（压着嗓子）：假的死亡证明，谁经手的？
宋砚秋（缩在门后）：系统里经办人一栏……是空的。
陆正明（眯眼）：空的就是有人手动删过。
宋砚秋（忽然想起）：对了，赵铁柱临走前还抄了一个地址，废弃纺织厂那片。
陆正明（转身）：你锁好门，今晚谁敲都别开。
△ 城东废弃纺织厂，铁门锈得只剩半扇。陆正明打着手电进去，脚下踩到碎玻璃。
赵铁柱（从暗处走出）：我就知道你会来，跟了一路，辛苦。
陆正明（手电直照他脸）：死亡证明是你改的？
赵铁柱（避开光）：改？我连电脑都不会用，我就管跑腿。
陆正明（逼近一步）：那你跑什么？
赵铁柱（退半步）：因为当年有人让我处理一卷胶卷，我没烧干净。
陆正明（一顿）：谁让你处理的？
赵铁柱（声音低下去）：穿制服的，级别比我高，名字我不能说。
陆正明（冷笑）：你现在不说，明天局里说。
赵铁柱（突然抓住他手腕）：陆队，那卷胶卷我留了一手，藏起来了。
陆正明（盯住他）：藏哪儿了？
赵铁柱（摇头）：我告诉你地方，你就得答应我一件事。
陆正明（抽回手）：你没资格谈条件。
赵铁柱（苦笑）：我女儿下个月结婚，我不想进监狱。
△ 远处一道车灯扫过厂房，两人同时噤声。
陆正明（压低）：谁跟你来的？
赵铁柱（脸色发白）：不是我的人。
陆正明（一把将他按到墙后）：那个人你惹不起，是吧？
赵铁柱（浑身发抖）：你、你怎么知道？
陆正明（盯着车灯方向）：因为他也跟了我一路。
△ 车灯熄灭，脚步声在厂房外停住。
赵铁柱（几乎听不见）：胶卷在……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沈望舒的秘密

△ 清晨，法医实验室。陆正明把烧残的纸片放在沈望舒桌上。
沈望舒（戴上手套）：半个字，你让我鉴定什么？
陆正明（坐下）：赵铁柱昨晚烧的，我想知道剩下那半是什么。
沈望舒（凑近看）：纸是档案袋封皮，字迹被高温破坏，但压痕还在。
△ 沈望舒拿起侧光灯，慢慢移动角度。
沈望舒（皱眉）：是个“贺”字。
陆正明（猛地站起）：贺明川？
沈望舒（放下灯）：也可能是贺姓的其他人，但十五年前局里姓贺的领导就一个。
陆正明（攥拳）：赵铁柱说那个人我惹不起，原来是他。
沈望舒（摘下手套）：你先别急着下结论，赵铁柱烧纸，也许就是想让你往这上面想。
陆正明（看她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沈望舒（转身倒水）：我查过赵铁柱的银行流水，三年前有一笔二十万的进账，汇款方是南方一家公司。
陆正明（眯眼）：法人是谁？
沈望舒（递过水杯）：查不到，层层套了五层壳。
陆正明（没接水杯）：沈望舒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
△ 沈望舒手一顿，水杯放在桌上。
沈望舒（背对他）：我爸当年也是办案人之一。
陆正明（愣住）：你爸？沈建国？
沈望舒（转身，眼圈微红）：他三年前走的时候，留给我一个铁盒，说等有人查胶卷了再打开。
陆正明（声音发紧）：里面是什么？
△ 沈望舒从柜子底层抽出一个生锈的铁盒，打开。
沈望舒（拿出一卷胶卷）：第二卷胶卷，我爸藏了十五年的。
陆正明（手悬在半空）：你早就知道？
沈望舒（把胶卷按进他掌心）：昨晚之前，我一直在想该不该给你。
陆正明（捏紧胶卷）：为什么现在给？
沈望舒（关灯）：因为赵铁柱烧的那个“贺”字，我爸的遗书上也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第二卷胶卷

△ 深夜，法医室暗房。红灯下沈望舒将胶卷挂上冲洗夹。
陆正明（盯着胶卷）：你说你爸遗书上也有那个字？
沈望舒（调显影液）：贺。一模一样的写法，连笔锋都像同一个人。
陆正明（皱眉）：你爸当年是副手，贺明川是主办。遗书上写贺字，什么意思？
沈望舒（剪断胶卷头）：意思就是——他死前也在查贺明川。
△ 药水盆里，影像缓缓浮现。陆正明凑近，呼吸一滞。
陆正明（低声）：第四人……不是背影。
沈望舒（夹起底片）：正脸。戴面具，面具下露出半张烧伤的脸。
陆正明（攥拳）：十五年前就是这张脸。赵铁柱说那人他惹不起。
沈望舒（冷笑）：惹不起的人，现在还在警队里坐着。
陆正明（转身）：把照片洗出来，我去找周怀安。
沈望舒（叫住）：等一下——你看面具右下角。
△ 陆正明拿起放大镜，面具边缘有一道极细的划痕。
陆正明（抬头）：这是编号。警用物证袋上的编号。
沈望舒（摘下橡胶手套）：所以第四人当年进过证物室，拿走了面具。
陆正明（声音发沉）：证物室钥匙，全队只有三个人有。
沈望舒（盯着他）：你爸、周怀安，还有贺明川。
△ 暗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敲响，两人同时僵住。
值班警员（门外）：陆队，副局长办公室来电话，让你现在过去一趟。
陆正明（与沈望舒对视）：这个点？
值班警员（压低声音）：贺局说，胶卷的事，他想当面跟你谈。
△ 沈望舒一把按住陆正明的手，底片还在他掌心。
沈望舒（一字一顿）：他知道了。
陆正明（把底片塞进沈望舒口袋）：照片没洗出来之前，这卷胶卷不存在。
沈望舒（抓住他袖口）：你要是去了，就回不来了。
陆正明（拨开她的手，走向门口）：证据不会说谎——但会说谎的人，从来不缺。
△ 门开，走廊尽头一盏灯忽明忽暗，陆正明大步走入光影交界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林晚照的线人

△ 次日清晨，旧城区茶馆。林晚照把一杯凉茶推到陆正明面前。
林晚照（翻采访本）：你昨晚没去贺明川办公室，对吧？
陆正明（端起茶）：你怎么知道？
林晚照（抬眼）：因为昨晚有人去了档案室，把十五年前证物室的登记簿撕走了三页。
陆正明（放下杯子）：谁告诉你的？
林晚照（合上本子）：线人。烧伤脸的人，道上叫他老鬼。
陆正明（身体前倾）：老鬼？十五年前他是线人？
林晚照（点头）：当年案子是贺明川布的线，老鬼负责盯梢，后来不知为什么被清出警队。
陆正明（压低声音）：面具上的编号，对得上证物室。
林晚照（从包里抽出一张纸条）：老鬼的住址。我找了三年才撬开他的嘴。
陆正明（接过纸条）：他肯见我了？
林晚照（别开脸）：他三天前死了。
△ 陆正明捏着纸条，指节发白。
陆正明（声音压着火）：死了？怎么死的？
林晚照（咬着吸管）：煤气中毒，出警记录写的是意外。
陆正明（冷笑）：意外。十五年，证人改口，档案失窃，现在线人中毒。
林晚照（直视他）：所以我来找你，不找别人。老鬼死前给我打过电话。
陆正明（盯住她）：他说了什么？
林晚照（一字一句）：他说——第四人不是一个人，他们轮流戴那张面具。
△ 陆正明手一抖，凉茶泼在桌上。
陆正明（喃喃）：轮流戴……所以胶卷上前后拍到的，可能是不同的人。
林晚照（凑近）：老鬼还说，面具原本是医院烧伤科的东西，被人从证物室借出来。
陆正明（猛地站起）：医院。哪家医院？
林晚照（按住他手腕）：你先别急。老鬼的屋子我没让任何人进去过。
陆正明（盯着她）：你想跟我一起去。
林晚照（背起包）：我想看看，墙上那个字是不是我眼花了。
陆正明（皱眉）：什么字？
林晚照（拉开门，回头）：老鬼用血在墙上写了一个字——陆。
△ 门外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，车窗半开，里面的人正举着手机对准茶馆门口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老鬼遗言

△ 老鬼住处，门锁被撬开，屋内霉味刺鼻。墙上一个暗红色“陆”字，歪斜刺目。
林晚照（指着墙，声音发紧）：我昨天看见的就是这个字，一笔一划，用血写的。
陆正明（走近，指尖悬在字前）：血已经发黑，至少写了三天以上。
林晚照（掏出手机翻照片）：可你前情里说，老鬼三天前就死了——死人怎么写字？
陆正明（猛地回头）：你确定老鬼的死亡时间是三天前？
林晚照（翻出采访本）：医院记录、殡仪馆单子我都核过，火化证明上白纸黑字。
陆正明（蹲下看地面）：地上有拖拽痕迹，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墙根。
林晚照（顺着看过去）：有人把尸体拖进来，蘸着他的血，写了这个字。
陆正明（站起来，声音沉）：不是写给我看的——是写给“陆”字指的那个人看的。
林晚照（愣住）：你爸？
陆正明（没接话，掏出手机拨号）：望舒，老鬼的血样你还能取到吗？
△ 电话那头传来沈望舒冰冷的声音。
沈望舒（电话里，语速极快）：不用取了，我就在殡仪馆。老鬼指甲缝里有第二种血，不是他自己的。
陆正明（握紧手机）：谁的血？
沈望舒（电话里，顿了一秒）：血型AB，Rh阴性——和你档案里一模一样。
△ 陆正明手一松，手机差点滑落，林晚照一把扶住他。
林晚照（压低声音）：陆队，有人想让这个字变成你的罪证。
陆正明（把手机塞回口袋，转身往外走）：先去殡仪馆，我要亲眼看看老鬼的手。
林晚照（追上去）：那墙上这个字——
陆正明（停在门口，没回头）：留在这儿。会有人来擦的。
△ 两人快步穿过巷子。巷口那辆黑色轿车已经不见，地上留着一枚带泥的警徽扣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贺明川摊牌

△ 刑侦副局长办公室，贺明川背对门站着，窗帘拉了一半。
贺明川（没转身）：门关上。你来得比我预想的快了半天。
陆正明（站在门口没动）：老鬼指甲里的血，是您让人取的？
贺明川（缓缓转身，手里夹着烟）：我要是想害你，不会用这么笨的法子。
陆正明（走近一步）：那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医院烧伤科的证物，会出现在老鬼家里？
贺明川（把烟按灭）：十五年前，老鬼是线人，他手里那卷胶卷，是我让他藏的。
陆正明（压着嗓子）：您藏了十五年，现在才说？
贺明川（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份泛黄文件）：因为当年压案的人，是我。但压案的理由，你听完再骂。
陆正明（接过文件，扫了一眼）：我父亲的认罪书？
贺明川（直视他）：你父亲当年承认自己是第四人。我压下来，是不想让一个卧底警察的儿子，背着叛徒的名声长大。
陆正明（手在发抖）：卧底？我父亲是卧底？
贺明川（声音低下去）：他打入的那个团伙，头目叫“老鬼”。第四人的面具，是你父亲戴的。
△ 陆正明把认罪书拍在桌上，纸张弹起又落下。
陆正明（一字一顿）：那认罪书上的签名，为什么是伪造的？
贺明川（脸色骤变）：你说什么？
陆正明（逼近）：沈望舒做过笔迹鉴定，签名是假的。您在替我父亲认罪？
贺明川（后退半步，手摸向抽屉）：正明，有些事，知道得越少——
陆正明（一把按住抽屉）：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？
△ 贺明川猛地抽出手，掌心里不是枪，而是一枚旧式录音带，塑料壳上贴着褪色标签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认罪书真伪

△ 档案室，沈望舒把鉴定报告推到陆正明面前。
沈望舒（指尖点着签名）：墨迹氧化度不对，这签名是十五年后补上去的。
陆正明（攥紧报告）：也就是说，我父亲签字的时候，这纸根本不存在。
沈望舒（翻开第二页）：更巧的是，伪造者的笔锋习惯——收笔带钩，横折偏软。
陆正明（抬头）：你在说谁？
沈望舒（合上报告）：整个警队，我只见过一个人这么写字。
陆正明（声音发沉）：周怀安。
沈望舒（靠在桌边）：你爸的老搭档，当年主办此案的人。
陆正明（抓起外套）：我去饭馆找他。
沈望舒（拦住门）：你现在去，他只会给你炒一盘花生米。
陆正明（盯着她）：那你说怎么办？
沈望舒（从证物袋里抽出一张旧照片）：用这个。他看见这个，炒不了菜。
△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周怀安和陆父，两人中间站着一个戴面具的人。
陆正明（瞳孔一缩）：第三个人是谁？
沈望舒（摇头）：不知道。但你爸的遗物里，不该有这张照片。
陆正明（攥紧照片）：我爸从不跟线人合影。
沈望舒（压低声音）：所以，周怀安瞒着你的事，不止一件。
△ 门外走廊，一道影子从门缝下缓缓退开。
陆正明（猛然回头）：谁？
沈望舒（拉开门）：没人。但地上多了一样东西。
△ 门口放着一只旧饭盒，盒盖压着一张纸条。
陆正明（展开纸条）：周怀安的字——今晚八点，老地方，一个人来。
沈望舒（抢过纸条）：他在试探你。
陆正明（把纸条折进口袋）：不，他是在给我机会。
沈望舒（抓住他手腕）：如果这是个圈套呢？
陆正明（掰开她的手）：那我也得去。我父亲不能白背十五年的黑锅。
△ 沈望舒沉默两秒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巧的录音笔塞进他掌心。
沈望舒（别开脸）：带上。你出事，我解剖报告没法写。
陆正明（收好录音笔）：八点之前，帮我查一件事。
沈望舒（挑眉）：说。
陆正明（一字一句）：查周怀安十五年前的搭档，除了我爸，还有谁。
△ 沈望舒翻开旧档案，手指停在一页泛黄的人事表上。
沈望舒（脸色微变）：陆正明，你过来看。
陆正明（凑近）：怎么了？
沈望舒（指尖点着一个名字）：周怀安当年的搭档栏里，还写着一个名字——被涂掉了。
陆正明（拿过档案对着灯）：涂改液下面，能复原。
沈望舒（递过紫外线灯）：照。
△ 蓝光之下，涂改液下浮出三个字，两人同时僵住。
陆正明（嗓子发紧）：贺明川。
沈望舒（收回灯）：你爸、周怀安、贺明川——当年是一个组的。
陆正明（缓缓抬头）：那第四个人，会不会也是组里的？
沈望舒（合上档案）：今晚别去了。
陆正明（转身走向门口）：正因为知道了这个，我非去不可。
△ 陆正明推开门，走廊尽头，一道黑影迅速拐进楼梯间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周怀安自首

△ 深夜，老饭馆后厨。周怀安系着围裙，面前摆着两副碗筷。
周怀安（往杯里倒酒）：坐。菜刚热好。
陆正明（没坐）：周叔，我不吃饭。我就问一句。
周怀安（把酒杯推过去）：问。
陆正明（从怀里掏出认罪书复印件）：这上面的签名，是不是你仿的？
周怀安（手一抖，酒洒了半杯）：你……
陆正明（把纸拍在桌上）：笔迹鉴定报告在这。收笔带钩，横折偏软——全警队只有你。
周怀安（盯着那张纸，慢慢摘下围裙）：是我写的。
陆正明（拳头砸在桌上）：为什么？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事，你要替他认罪？
周怀安（抬起眼）：你父亲没罪。有罪的是我。
陆正明（愣住）：你说什么？
周怀安（给自己倒满一杯，一口闷下）：十五年前那晚，是我让他去的现场。
陆正明（声音发颤）：你让他去做什么？
周怀安（攥着空杯）：卧底。你父亲当年是卧底，案子查到一半，线人暴露了。
陆正明（后退一步）：卧底……那他为什么会被当成凶手？
周怀安（低下头）：因为必须有人顶罪。那晚死了两个人，总得有人给上面交代。
陆正明（一把揪住他衣领）：所以你就伪造签名，让他背了十五年的黑锅？
周怀安（没有挣开）：我没办法。有人逼我，用我女儿的命逼我。
陆正明（松开手）：谁？
周怀安（嘴唇哆嗦）：我不能说。说了，你活不过明天。
陆正明（俯身逼近）：周叔，我父亲死的时候，你在哪？
周怀安（别过脸）：我在现场。我亲眼看着他……
陆正明（抓住他肩膀）：看着他什么？
周怀安（喉咙发紧）：看着他替真凶挡了一枪。
△ 后厨一片死寂，灶台上的汤咕嘟作响。
陆正明（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）：真凶是谁？
周怀安（缓缓抬头）：你以为我躲在这开饭馆，是图清静？
陆正明（盯着他）：你在躲他。
周怀安（点头）：他还在警队里。而且，他比十五年前爬得更高。
陆正明（掏出录音笔按下停止键）：周叔，你跟我走。今晚就去局里做笔录。
周怀安（摇头）：我不能走。
陆正明（拽他胳膊）：你怕什么？我保你。
周怀安（挣开手，从灶台下抽出一把旧钥匙）：拿着。
陆正明（接过钥匙）：这是什么？
周怀安（压低声音）：火车站寄存柜，B区十七号。里面有你要的东西。
陆正明（攥紧钥匙）：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
周怀安（苦笑）：早给你，你早就死了。现在——他快查到你了。
陆正明（心头一紧）：谁快查到我了？
△ 饭馆前门突然传来三下敲门声，不轻不重。
周怀安（脸色煞白）：来了。
陆正明（摸向腰间）：谁？
周怀安（一把将他推向厨房后门）：走！从后巷翻墙，别回头！
陆正明（抓住门框）：周叔——
周怀安（嘶声）：你父亲当年也做了选择。今天轮到你了！
△ 陆正明翻出后窗，落在巷子里。前门传来周怀安开门的声响。
周怀安（压着嗓子）：贺局，这么晚……
贺明川（门外，声音平静）：老周，我听说，有人来找你喝酒了？
△ 陆正明贴在墙根，听见门内一声闷响，周怀安的闷哼戛然而止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内鬼浮现

△ 档案室走廊，深夜。陆正明贴墙疾走，手机屏幕亮着周怀安最后那条消息。
陆正明（低声通话）：周叔被带走了，贺明川亲自去的。
沈望舒（耳机里，冷静）：先别回局里，周怀安把你供出来之前，你是安全的。
陆正明（压着嗓子）：他扛得住，可我等不了。周叔说真凶在警队里，我得把这个人揪出来。
沈望舒：所以你要设局。
陆正明：我回来之前，给三个人分别发了消息，内容一模一样——胶卷在我手里，明早八点档案室见。
沈望舒（一顿）：你在钓鱼。
陆正明：谁第一个到，谁心里有鬼。
△ 档案室门缝透出微光。陆正明推门，宋砚秋正背对门口翻查柜子。
宋砚秋（惊回头）：陆队？你怎么这个点……
陆正明（关门）：你在找什么？
宋砚秋（抱紧怀里文件）：我、我核对案卷。
陆正明（走近）：我发给你的消息，你看了吗？
宋砚秋（眼神闪躲）：看了，可胶卷不是被调包了吗？你手里那份……
陆正明（打断）：你怎么知道被调包了？这事我只跟沈望舒说过。
△ 宋砚秋脸色骤白，怀里文件散落一地。
宋砚秋（嘴唇哆嗦）：陆队，我……
陆正明（一字一句）：给谁发消息？发什么？
宋砚秋（低头看手机）：我没办法，他们拿我女儿威胁我。
陆正明：他们是谁？
宋砚秋（声音发抖）：我不能说，说了我全家都完了。
陆正明（逼近一步）：你女儿叫什么？
宋砚秋（抬头）：陆队，你想干什么？
陆正明（语气发沉）：我想保她，前提是你先告诉我——你刚才发出去的那条消息，写了什么。
宋砚秋（把手机递过去）：你自己看。
△ 屏幕亮起，收件人显示“贺局”，内容只有六个字：第四人查到了。
陆正明（盯着屏幕）：贺明川。
宋砚秋（猛地拽住他袖子）：陆队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！
陆正明（冷笑）：走？我等的就是他。
△ 门外走廊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
宋砚秋（瘫坐在地）：完了，他来了。
陆正明（把手机塞进口袋）：宋砚秋，想救你女儿，就按我说的做。
△ 门被推开，贺明川站在门口，身后两名警员。贺明川（微笑）：正明，这么晚还在加班？正好，我也睡不着，来陪你聊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宋砚秋反水

△ 档案室内，贺明川进门，两名警员守在门口。陆正明与宋砚秋站在一起。
贺明川（环视房间）：气氛这么严肃，是在等我？
陆正明（平静）：贺局，我发给你的消息，你收到了？
贺明川（拉过椅子坐下）：收到了。所以我来了——胶卷呢？
陆正明：没有胶卷。
贺明川（挑眉）：哦？
陆正明（与他对视）：那条消息只发给了三个人，第一个赶到的，就是当年调包底片的人。
贺明川（轻笑）：正明，你怀疑我？
陆正明：我不怀疑，我等宋砚秋亲口说。
△ 贺明川目光转向宋砚秋，宋砚秋浑身一颤。
宋砚秋（声音发紧）：贺局，我女儿……
贺明川（温和）：砚秋，你女儿很安全，只要你把话说清楚。
宋砚秋（攥紧拳头）：我……
陆正明（打断）：宋砚秋，你记性最好，十五年前入库登记表上，第四卷胶卷是谁签的字？
宋砚秋（脱口而出）：是你签的，贺局，你亲手签的“已销毁”。
△ 贺明川脸上笑意凝固。
陆正明（从怀里掏出档案袋）：这是我从库房底账里找到的原始登记页，上面没有销毁记录。
贺明川（缓缓起身）：正明，你父亲当年也查到这里，你知道他后来怎么选的？
陆正明（沉声）：他选了沉默，我不选。
贺明川（语气转冷）：那你知不知道，沉默是在保命？
宋砚秋（突然开口）：贺局，我全说了吧，那晚赵铁柱调包底片，是你打的电话。
贺明川（回头）：砚秋，你确定？
宋砚秋（咬牙）：我女儿在你手里，我确定——我全交出来，完整的档案，你拿什么换？
△ 贺明川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，放在桌上。
贺明川（冷笑）：档案室后门的钥匙，你现在走，当什么都没发生。
陆正明（挡在门前）：她走不了，你也走不了。
贺明川（掏手机）：正明，你以为我没留后手？
△ 走廊外突然响起密集脚步声，沈望舒推门而入，身后站满警员。
沈望舒（举着手机）：贺局，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，全程在录。
贺明川（脸色骤变）：你们——
陆正明（一字一句）：证据不会说谎，贺局，你教我的。
△ 贺明川猛地掀翻桌子，朝后门冲去。陆正明扑上去，两人撞在档案柜上，柜顶一盒旧档案砸落在地，散开的纸页间滑出一张泛黄照片——照片上，年轻的贺明川站在案发现场，脚下躺着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。
贺明川（被按在地上，嘶声）：你们以为结束了？第四人不止一个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对峙

△ 档案室满地散页，陆正明将贺明川按在档案柜前，沈望舒举着手机录像。
贺明川（喘着粗气）：陆正明，你父亲当年也做过选择，你以为他干净？
陆正明（收紧手腕）：我父亲的选择，轮不到你替他讲。
贺明川（冷笑）：十五年前那晚，他就在现场，他开了第二枪。
△ 陆正明手背青筋暴起，沈望舒上前一步按住他肩膀。
沈望舒（低声）：别松手，他在激你。
贺明川（扭头盯着陆正明）：你查我，查得动吗？整个分局的章，都盖过这份案卷。
陆正明（一字一句）：章可以盖，血盖不住。
贺明川（猛地一挣）：你父亲亲手写的认罪书还在我保险柜里，你要不要看？
陆正明（眼神微顿）：认罪书？我父亲从没认过罪。
贺明川（阴笑）：那是因为你没见过。周怀安替他签的，签了十五年。
△ 陆正明手一松，贺明川翻身欲起，沈望舒抬脚踩住他手腕。
沈望舒（冷声）：签没签，笔迹科一验就知道，贺局，你急什么？
贺明川（咬牙）：你们今天动我，明天就得脱警服。
陆正明（蹲下身，平视）：脱警服之前，我先把你送进去。
△ 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，宋砚秋抱着一摞档案冲进来。
宋砚秋（上气不接下气）：陆队！我翻到了——当年结案报告上，签字的是贺局，可盖章那天，他根本不在局里！
贺明川（脸色一白）：宋砚秋，你胡说什么！
宋砚秋（把档案摔在地上）：考勤记录就在这儿，那天你在省城开会，章是谁盖的？
陆正明（缓缓起身）：贺局，第四人查到了——是你盖的章，不是你办的事。
贺明川（挣扎着撑起半身，忽然笑了）：好，好，你们查得真好。
贺明川（笑声骤停，盯着陆正明）：那我告诉你，真凶不是我，也不是你父亲。
陆正明（皱眉）：那是谁？
贺明川（一字一顿）：是当年那个线人，他根本没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枪声之后

△ 档案室门口，贺明川被两名警员架住，他忽然挣开一只手，从后腰摸出枪。
贺明川（举枪对准陆正明）：都别动！谁动我先打谁！
沈望舒（侧身挡在陆正明前）：贺明川，你跑不掉，外面全是我们的人。
贺明川（枪口微颤）：沈望舒，你爸当年也是这么挡在前面的，结果呢？
沈望舒（不退）：结果他死了，你今天也得留下。
△ 陆正明从沈望舒身后闪出，一步逼近。
陆正明（沉声）：贺局，你枪里几发子弹？够不够打穿你自己的案子？
贺明川（嘶声）：你闭嘴！
陆正明（再进一步）：线人没死，他在哪？你放走他，换了我父亲的命，对不对？
贺明川（手抖）：你父亲是自愿的！他拿命换你活到今天！
陆正明（眼眶发红）：所以你就让他背了十五年的黑锅？
贺明川（突然大笑）：黑锅？他本来就是卧底！第四人就是他自己！
△ 陆正明愣住，沈望舒趁机扑上，一把扣住贺明川持枪的手腕。
沈望舒（压着嗓子）：枪放下！
△ 两人扭打间，枪响了，子弹打穿天花板，灰尘簌簌落下。
△ 门外警员一拥而入，将贺明川死死按在地上。
贺明川（脸贴地，仍在笑）：你们以为结束了？第四人不止一个！
陆正明（蹲下，盯着他）：什么意思？
贺明川（嘴角带血）：去问你爸的录音带，他留了话，就在老宅墙里。
陆正明（一把揪住他衣领）：你再说一遍！
贺明川（闭上眼）：我说完了，剩下的，你自己找。
△ 沈望舒拉开陆正明，警员将贺明川拖出档案室。
沈望舒（喘着气）：他在拖时间，还是在说真话？
陆正明（望着满地散落的旧档案，声音发沉）：我父亲……是卧底？
沈望舒（捡起那张泛黄照片，翻到背面）：背面有字——“第四人，掩护身份”。
陆正明（接过照片，手在抖）：掩护谁？
沈望舒（指着照片角落）：你看这儿，白布底下露出的那只手，戴着和你父亲一样的表。
陆正明（猛地抬头）：老宅墙里……走，现在就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第四人的真相

△ 老宅堂屋，陆正明抡锤砸开墙面，砖粉簌簌落下。
沈望舒（举着手电）：慢点，墙里有东西。
△ 墙洞内滚出一只铁皮盒，锈迹斑斑。
陆正明（声音发紧）：我父亲藏了十五年的东西。
△ 盒中一盘录音带，标签上写着“正明亲启”。
沈望舒（皱眉）：你父亲知道你会回来。
陆正明（捏紧磁带）：那就听听，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。
△ 录音机按键落下，沙沙声后响起一个低沉的男声。
陆正明父亲（录音）：正明，如果你听到这盘带子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
沈望舒（屏住呼吸）：是陆叔的声音。
陆正明父亲（录音）：那年我接到任务，以第四人的身份潜入团伙，老鬼是我的线人。
陆正明（眼眶发红）：卧底……他真是卧底。
陆正明父亲（录音）：可有人把我的身份卖了出去，那天晚上，我不得不开那一枪。
沈望舒（猛按暂停）：等等——他承认开枪了？
陆正明（拳头抵住桌沿）：他开的是谁的枪？
陆正明父亲（录音）：贺明川，你听到这里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查到我头上了。
沈望舒（一震）：贺明川？这带子是录给他的？
陆正明（眼神骤冷）：不，是留给我的——他知道贺明川早晚会看到。
陆正明父亲（录音）：正明，别查了。真凶不止一个，你斗不过整张网。
△ 录音带“咔”一声跳停，屋里只剩呼吸声。
沈望舒（低声）：你父亲最后一句，是在保护你。
陆正明（缓缓摇头）：证据不会说谎。他怕的，从来不是死。
△ 陆正明拿起铁盒底部一张折起的纸条。
沈望舒（凑近）：上面写了什么？
陆正明（展开纸条，灯光下脸色发白）：一个名字，和一行坐标。
沈望舒（盯着坐标）：这坐标……是烈士陵园。
陆正明（攥紧纸条）：我父亲把自己埋进了烈士陵园，为什么？
沈望舒（忽然抬头）：除非——有人替他立了碑。
陆正明（转身抓外套）：走，去陵园，我要看看碑上刻的是谁。
△ 门外夜幕沉沉，远处一道车灯扫过院墙。
沈望舒（拉住他）：等等，有人来了。
陆正明（侧身贴墙）：谁？
沈望舒（压低嗓子）：车牌被泥糊住了——是冲这盘带子来的。
陆正明（把磁带塞进内兜）：带子不能留在这儿。
△ 两人从后门闪出，前门传来沉重的敲门声。
沈望舒（疾走中回头）：敲门的节奏……是警队的老暗号。
陆正明（脚下一顿）：自己人？
沈望舒（摇头）：也可能是学来的。
△ 后巷尽头，一个身影拦在路口，手里举着证件。
周怀安（沉声）：正明，把带子给我，还来得及。
陆正明（护住胸口）：周叔，你要它做什么？
周怀安（上前一步）：你爸没说完的，我来替他说——第四人不止一个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终局

△ 陆正明和沈望舒冲进老宅，抡锤砸开卧室西墙，墙洞内滚出一只铁皮盒。
陆正明（喘着粗气）：真有东西。
沈望舒（戴上手套）：别碰，先拍照。
△ 陆正明撕开盒盖，里面是一盘录音带和半张烧焦的照片。
陆正明（捏着照片）：我小时候……站在案发现场门口。
沈望舒（接过照片翻看）：拍摄角度是巷口电线杆，不是路人能拍到的位置。
陆正明（眼神一沉）：有人早就盯上我爸了。
沈望舒（从盒底抽出录音带）：这里还有一盘带子，标签写着“正明亲启”。
陆正明（攥紧带子）：我爸留给我的。
沈望舒（按住他的手）：先别听，带子受潮了，得先修复。
陆正明（压着嗓子）：我等不了。
沈望舒（盯着他）：你等不了也得等，这可能是他唯一留下的声音。
△ 陆正明松开手，转身拨通电话。
陆正明（对着手机）：宋砚秋，档案室那台老录音机还能用吗？
宋砚秋（电话里，声音发紧）：能……能用，可陆队，贺明川的人刚来问过胶卷的事。
陆正明（冷声）：谁？
宋砚秋（压低声音）：赵铁柱，他说是“例行检查”，可他在你办公桌前站了很久。
陆正明（一字一句）：锁好门，谁来都别开，我二十分钟到。
△ 陆正明挂断电话，沈望舒已经把录音带装进密封袋。
沈望舒（递过袋子）：我跟你一起去。
陆正明（摇头）：你留下，照片和底片不能同时离开这屋子。
沈望舒（把袋子塞进他手里）：那你带着，我信不过别人。
△ 两人刚要出门，院外传来刹车声，车灯扫过窗户。
陆正明（侧身贴墙）：不是警队的车。
沈望舒（摸向腰间）：几个人？
陆正明（从窗帘缝看了一眼）：三个，领头的是赵铁柱。
沈望舒（冷笑）：来得真快。
赵铁柱（院外喊话）：陆队，贺局让我来取胶卷，配合一下。
陆正明（隔着门）：胶卷在局里档案室，你来我家取什么？
赵铁柱（脚步逼近）：陆队，别让我难做。
陆正明（对沈望舒耳语）：后窗能翻出去，你带东西走。
沈望舒（一把抓住他胳膊）：你呢？
陆正明（从腰间拔枪，声音极低）：我拖住他，你去找周怀安。
沈望舒（咬牙）：二十分钟，你不来我就回来。
△ 沈望舒翻窗消失在夜色里，陆正明深吸一口气，拉开房门。
陆正明（站在门口，面无表情）：赵铁柱，你当年处理胶卷，也是这么积极。
赵铁柱（脸色骤变）：你……你说什么？
陆正明（举起手里的密封袋）：录音带里，有你的声音。
△ 赵铁柱身后的两个黑影同时上前一步，院外又亮起一道车灯。
陆正明（盯着那道新灯光）：看来今晚，不止你一个人想拿这盘带子。
△ 车门打开，周怀安拄着拐杖走下来，手里提着一只旧皮箱。
周怀安（声音沙哑）：正明，把带子给我。
陆正明（瞳孔一缩）：周叔？
周怀安（把皮箱放在地上，缓缓打开）：你爸的遗物，该由我来交给你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—— 本文来自有剧本 youjuben.com ——
